
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写道：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
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
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
朋友们。但我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
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
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今
天再读他的文章，我的内心仍然是激荡
的，我敬仰英雄，因为荣耀来得太沉重，
它是鲜活生命的悲壮与扼腕，是一个个
战士为国赴死的责任与使命。

2021年年初，在远离城市的山村，
我再次拜访史文云老人，他已经走过了
九十多个春秋。苍苍白发，暮年忆烽烟，
那份山河之重，致敬之情令我难以用语
言表达。

他从屋子的最深角落里拿出了一个
小木盒。他打开木盒，再打开木盒里的红
绸布，红绸布包着一枚和平纪念章，一枚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年纪念章，还有一
枚蓝盾勋章。相对战功赫赫的将领，他的
勋章只有一枚。但是，当抗美援朝的志愿
军与美军的王牌部队相遇，交战、厮杀
时，那场战争的残酷是极致的。

他拿起这枚纪念章，拇指抚摸着它，
深情地凝视，他的思绪回到了七十多年
前朝鲜战场的惨烈。

是个大白天，我一个人去接线，保证
前方与指挥部通信。我们的线路要通过
一个平坝，平坝前面一小截就是敌人封
锁的垭口。敌人的飞机左一趟右一趟地
轰炸我们的电话线路。我快速地把两头
的电线用钩子钩过来接起。前方的电话
通了，接着又打电话给指挥部，汇报电话
修好了，请首长放心，可以顺畅指挥了。
登高器材挂在电线杆上，我紧紧钉在电
线杆上，敌人的飞机第二轮又扫射过来，
轰炸声太大，我的头昏得不得了，整个人
紧紧抱住电线杆。这时电线又断了，又不
通了，没有办法，我只有又一次在敌人的
轰炸中把首长的电话接通。就在这一瞬
间，炸起来的石头打在我身上，幸好不是
在头部，是打在了腿部，腿部受了重伤，
死神挨着我过去了。鲜血顺着电杆直流，
根本不知道疼，只是暗喜，我的第一次任
务完成了，第二次任务也完成了。会不会
有第三次呢，我赶紧挂上电话，问前方，前
方是通着的，又问指挥部，指挥部也是通
着的。这个时候我的头开始昏了，基本说
不出话来，只听到首长在电话那头问我的
身体有没有负伤，我不敢隐瞒我的伤势，
如实汇报了我的身体状况。首长发话说：

“小同志，感谢你，你是光荣的，我们要通
知你所在的党支部，接收你参加中国共产
党，成为正式党员。”就这样，我在电杆上
成为了正式党员。虽然我没有直接和敌人
刀枪相拼，但是我的任务连着前方那么多
战士的生命，这是一条生命线呀。

在战争年代，上了战场命就不是自
己的了，那时他才十七岁。他接着说，我
从一丈多高的电杆上滑下来，脱下衣服
撕下袖子，把腿上炸烂的皮肉一块一块
拉拢又贴在脚杆上，用袖子缠起来，爬着
走，再疼都不哼一声，不管路有多远，雪
有多厚，敌人的封锁有多严，一个念头就
是往前爬。还好，爬着爬着就遇到了志愿

军管公路桥梁支队的车。我方的车又送
我到临时医院包扎，包扎好又把我送到
了我们仅仅只有三个人的线路通信组。

他讲到这里时，眼眶湿润了。他觉得
能够活着回来，后来又亲历了国家的建
设时期、改革时期、发展时期，一直到今
天的新时代感到非常幸运。一个从死亡
线上回来的幸存者，对生活的吃穿住行
已经没有太多的要求，他退休后就没有
安居在城市，而是在他的老家会泽县迤
车镇迤北村安享晚年。每天早晚他绕着
小河边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看田地里的
蚕豆花、豌豆花开，看着大自然编织在小
河边上的绿树藤条他已经心满意足了。
现在对他来说不管有没有人记得他，或
者在意他，他都觉得是一种奢侈。他说，
如果七十多年前那一颗颗杀伤弹的信管
没有被人取下失了效，他早已成了炮灰
湮灭在那片焦土中，不可能活着回到祖
国，回到这小屋过着安静的生活。

当时，谁也不知道那次杀伤弹的信
管是被什么人取消的？但是他明白那一
颗颗投下来的杀伤弹没有爆炸，让他们
的生命有着呼吸。

他继续回忆说，那次夜间执行任务，
我负责的线路有三十多公里，平原全被
敌人封锁了，只有顺着山走，往森林里
走。来剪线搞破坏的特务也防着我们，我
们也要防着他们。有的时候是东边线、西
边线都被剪断了，我只有把备用线接上，
前方坏了查前方，后方坏了查后方，接好
了就要抓紧时间汇报，请首长通话。执行
任务时，不管天有多黑，雪有多深，我们
背上登高器材，背上电话机电话线，还要
背干粮、拿枪、拿手榴弹、拿五节电池的
电筒出发。全身背满挂满，饿了渴了就抓
把雪吃。雪漫过膝盖，深一脚浅一脚，滚
在山沟又爬起来。完成任务是第一，保护
首长的指挥是重中之重。在参加这项任
务时，我就已经通过了上级信任与考验。
到了部队就服从领导、服从组织。

从平壤到公安一师到底有多远，估计
有上百公里路。我们的行动都在夜里。我
们把敌人的侦察机都叫做“老病号”，为的
是增加自己的信心。“老病号”看到一只小
动物都要打。封锁非常严，我们通信大组
牺牲了两个战友。我们去前方架电线前，
指挥部到西海岸前哨阵地，都要从平壤的
重点封锁线经过，赶着马车，开着大车，拉
着设备设施到前线。大冬天，我们准备五
尺白布，举着白布走，用来迷惑敌人。听到
飞机一来，立马从车上跳下壕沟里趴下，
白布盖在身上，等飞机走了又起来。

我问史文云老人，在战场上，害怕死
亡吗？他沉重地说，我是看着我的战友牺
牲的。机关枪扫过来，打在他们身上，他们
没有声息就倒下了。有的大腿被打成两
段，疼得在地上翻滚，活着比死了还艰难。
那个时候我们只是忙着抢救，根本不容许
我们害怕，上了战场就不考虑生死了。

我是独儿子，人家劝我不要去参军，
如果牺牲了就后继无人。我说，我一旦牺
牲了也是光荣的，我是为祖国牺牲的，我
的爸爸妈妈也是光荣的。

说起他的爸爸妈妈，史文云老人再
次哽咽了。

那时那时，，我的爸爸妈妈是生活在上无我的爸爸妈妈是生活在上无
片瓦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会泽迤车镇的穷下无插针之地的会泽迤车镇的穷
苦地方，是地主家的长工，做的是脏活累
活，吃的是糠菜粗粮。我六岁时就帮地主
家放羊喂猪，晚上不背柴草回来就要挨
饿挨打。六岁到十四岁没有穿过鞋子，光
着腚，半截膀子在外，手指常年开裂。大
约到了十五六岁，共产党救了我们。在我
家这个地方，我是第一个被党组织要去
的人。后来，我的爸爸病故了。安葬了父
亲，我毅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
野战军38军公安一师，部队要开往镇南
关把守祖国的南大门。

38军一部分往广西走，我们在广西中
越边界十万大山一带追剿蒋匪残余。在广
西一年就完成追剿任务。1950年12月我
接受任务参加抗美援朝到广西集中，后又
到广东学习，组织就挑选我去学习有线电
通信技术，分到了团司令部的指挥部。

我记得我们是 1951年 7月出发的。
那一天，坐火车，从广东曲江出发，到了
鸭绿江的桥头，连夜上了闷罐车，到了仁
川。我是 38军公安一师的，公安一师有
六个团，我是 32团 4支队。当时，我们公
安一师又要打仗，又要负责反击敌特在
各条战线上的破坏工作。每天敌人的机
关枪哒哒哒哒的。后来从各个团中又抽
调一个人组成通信队，负责检查各个地
方各个指挥所的通信设施情况，保证首
长电话随时畅通，保证前方汇报畅通。

有一次检查完线路，我们通过平壤
回到住的地方仁川。路途中，夜间敌人的
飞机在侦察，照明灯一照，亮晃晃的，地
上有个五分硬币都看得清清楚楚。敌人
只要看到有车，机关枪就扫射不停，杀伤
弹顺着公路丢。我们只好关闭着灯，摸黑
开车。敌人的机关枪扫射着，只看到路两
边的雪上冒起蓝火花。子弹打在汽车两
边、后边，只听到铛铛响。

突然，只见杀伤弹一铺拉丢过来，大
家都说，完了完了完了。当时我觉得眼前
一片黑暗，脑子一片空白，觉得已经死亡
了。结果杀伤弹没有爆炸，战友们都自己
摸摸自己的腿脚，相互证实确实是活着
的。觉得蹊跷，等小心翼翼一查看，杀伤
弹的信管被取下了。真的是我们命大吗？
然而谁也无法知道这一轮杀伤弹没有爆
炸的原因。

看着史文云老人谈起那段战争是那
样的激动且记忆深刻。我问老人还记不
记得他的上级领导。

史文云老人嗝都不打地说：山东人，
张云山。我怎么会不记得呢。只是，他
1954年归国，到了河南新乡市河南公安
3449部队。1957年在开封学习后复员，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我回到云南省
后，在过会泽邮电局、会泽商业局、者海
联社组织部、东川市公安局迤车分局。后
来又到东川市迤车纸厂乡派出所，一干
就是多少年，直到1987年4月27日从纸
厂乡派出所退休，告老还乡。

如今，硝烟远去，那些牺牲者已魂归
故里。而幸存者，史文云老人，带着战火
深深的烙印回归现实、家庭、社会、自然。
他轻轻捧起那一枚和平纪念章，他说，希
望和平永远带给人们安宁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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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绸包着的
和平纪念章

付昌惠

春光明媚聊喝茶
云南云

交给春天的答卷
贾来发

正当北国呼气成雾，滴水成冰，
水冷草枯，万物凋零的时候，漫步在
公园里、庭院里、小区里、公路上；周
末、节假日，与驴友或是三五好友，徜
徉在青山绿水间，你会发现，这里的
山茶花、玉兰花、冬樱花、郁金香已经
开成了一片片，似花的海洋。火红、雪
白、水红、粉红的茶花，雪白、米黄和
紫色的玉兰花，五颜六色的郁金香，
黄灿灿的油菜花，让你目不暇接，惊
叹不已！这时，勤劳的蜜蜂又叫醒了
雪白的梨花、李子花，粉红的桃花、杏
花，富贵的牡丹花和芍药花；还有那
长在深山枯草丛中、一茎多朵、一朵
多花、花朵紧凑似球、色彩素而不淡、
淡中显雅的报春花，以及漫山遍野、
色彩缤纷、高矮不一、形态各异的杜
鹃花；它们有的血红似火，有的吐着
长长的花蕊，有的净白起红斑，有的
白花镶绿边；有的高不可攀，有的高
过人头，有的矮至腰间、膝下，都是一
片芬芳。

野生的山茶花和杜鹃花喜欢长
在土壤瘦薄贫瘠、光照充足的山坡
上，根系不发达、绒根少，耐寒耐旱，
难驯化，一般很难直接移栽成活，特
别是杜鹃花尤其难移栽成活。野生的
杜鹃花品种要比山茶花品种多得多，
花期也要长得多，一般在半年左右。
植株相对矮小一些的碎米杜鹃花开
过以后，植株相对较高一些的红杜鹃
（映山红）才慢慢开放，最后开的应当
是树木高大的大树杜鹃。它们有的可
高达数米甚至一二十米，胸径在几十
公分，有的花洁白如雪，有的黄似锦
缎，有的开白花、黄花、水红起红斑。
植株矮小的碎米杜鹃、红杜鹃（映山
红），容易靠近，可以近距离观赏，手
机就能拍出很美的照片。每年 2月初
到 6 月中下旬，去不同的地方观赏、
拍摄不同品种的杜鹃花照片，或与朋
友分享、或留在手机里慢慢品味，是
许多户外运动的驴友乐在其中、乐此
不疲的固定项目。看着艳丽的花朵，
常常为它们不畏严寒和干旱、不娇气
的品质而惊叹不已！会情不自禁地发
出“山花之外已无花”“看过山花不看
花”之类的感叹！

令人称奇的是，因云南南北东西
跨度大，山高谷深，区域性气候特征
明显，东部、气候较为温暖湿润的平
坝、河谷、当阳地带，花要开得早一
些，气候较为冷凉的高山地带，花则
要开得迟一些。同一个品种的花，开
得早的地方早已开过了，开得迟的地
方才在打骨朵，花期相差三四个月。

地处滇黔桂交界的罗平县，富源
县的古敢、黄泥河、老厂、富村、十八
连山、竹园等地，气候温和湿润，土地
肥沃，冬季多雾寡照，非常适宜油菜
种植，几乎家家户户种油菜。这一带
每年的 2月底 3月初，油菜花陆续进
入盛花期，山脚下、山坡上、山包周围
到处是金灿灿的油菜花。油菜花染黄
了天边、染黄了大地、染黄了人们的
笑脸和衣裳，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油
菜花香味。

云南人爱花、懂花、会欣赏花，当
然也就喜欢养花。可以说，养花是云
南人的一种时尚。山茶花、米兰、君子

兰、昙花、兰花，还有吸水石、盆景，都
会飞入寻常百姓家。每日，坐在兰花、
山茶花旁，泡上一壶好茶，旁边挂一
只画眉鸟或是八哥，与花道中人一起
交流花卉信息、养花的体会、天南地
北地说一些奇闻轶事、时政新闻，是
一部分云南人颐养天年、追求幸福生
活的最好方式。

买一把含苞待放的玫瑰花、浓香
四溢的香水百合、星星点点的康乃馨
拿回家插在花瓶里，让它静悄悄地开
放、释放浓郁的香味，是云南不少爱
花的姑娘、媳妇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
内容。去机场送朋友、送亲戚、送领
导，送上一把玫瑰花、百合花、马蹄
莲、康乃馨，或是一小盒玫瑰花做的
鲜花饼，既不会让客人感觉到有压
力，又不失主人的面子，是伴手礼的
首选。春节前，买一盆盛开的蝴蝶兰
或仙客来、缀满花蕾的蕙兰、硕果累
累的橘子树或富贵子、苍翠欲滴的发
财树回家过年，吉祥喜庆，经济实惠，
是很多云南人必备的年货。此时的花
卉市场是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在
城郊开办苗圃，培植花卉苗木一直是
方兴未艾的好项目。在医院附近开一
家花店，是云南人传统的就业途径。
结婚，车子一定要用鲜花来装饰，云
南人叫“扎花车”。初春三月是罗平油
菜花和各种野花盛开的时节，当地群
众用油菜花和野花编扎成的花环，是
最行销、最生态的旅游商品。

用时令鲜花做食材，是云南美食
的一大特色。天然、生态、环保，色香
味俱全、低糖低脂、提神醒脑通便益
健康。春有棠梨花、苦刺花、石榴花、
大白花（大树杜鹃的一种）、桑葚花，
夏有槐花、金雀花、木棉花、南瓜花、
芋头花、玫瑰花。它们多为野生乔木
或灌木花。有的采摘回来后，焯一下，
用清水漂两三天、每天换一次水、待
苦味或涩味褪去之后即可素炒、煎鸡
蛋、煮火锅、烧汤食用。有的采摘回来
后就可以直接加工食用。玫瑰花、薰
衣草、牡丹花除可以提炼附加值很高
的精油外，玫瑰花、桂花还是很好的
糕点加工原料。将新采摘回来的鲜花
捣碎榨取汁液，用汁液把蒸熟的糯米
饭染成五颜六色的花饭是云南少数
民族群众传统的生态美食。

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把花
做成招商引资、珍贵花木和高端生物
资源研发、带动千家万户致富的产
业，是云南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开放、
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有资
料表明，在云南，有组织、成规模地进
行商品花卉开发，已经有 30 多年的
历史。目前，产自云南的鲜切花已经
占到全国鲜切花市场 40%左右的份
额，并开始规模化进入东南亚、东亚
市场。斗南花卉市场，日上市鲜切花
300万枝、100多个品种，是目前国内
最大的鲜切花生产、出口基地，95%
的鲜切花销往省外，以及日本、韩国、
俄罗斯、新加坡、泰国等国家，台湾、
香港地区，在香港占有 40%左右的市
场份额。昆明是与广州、上海齐名的
全国三大鲜花交易中心。许多中外花
卉专家预言：云南有条件成为世界级
的花卉生产中心。

春光明媚，闲聊喝茶。说起喝茶，
有一个很雅的名字，叫“品茗”。“茗
者”，茶也。龙井、蒙山云雾、君山银针、

铁观音、毛尖……一、二、三、四，
可排出一长串名单。至于
“品”，那就更可以弄出一
大堆名堂来：水质啦、容器
啦、环境啦、心情啦……而
且有些奥妙，“只可意会，
不能言传。”

茶分红茶绿茶，我喜欢
后者。
绿茶中，我钟爱那些来自山高林

密、云遮雾漫的边地茶。
这些地方，年年飘落的树叶，层层

叠叠，腐烂发酵、将泥巴沤得可以攥出
油来。这样好的山积土，别说是茶树，
就是花中的仙品，也能养出来。

有了好土，再加上温和、湿润的气
候、清清的山泉、浓云白雾的滋养、种
茶人的辛劳，茶树自然能枝强叶壮、浓
绿肥美。

当然，好茶离不开精加工。
新茶上市，先抓一把，猛嗅一口，

那特有的清香，沁人心脾，未喝先醉。
据说，泡茶之水，是很有讲究的。

现代工业的污染，使好水越来越少。而
现代人，既没有雅兴更无时间为区区
几壶茶，去翻山越岭地取净水。失望
吗？大可不必！愚以为，即便是水龙头
里淌出的水，只要经过净化，也能泡出
味道不错的茶来。

盛茶的容器很多，金边细瓷器、紫
砂陶器、水晶杯、磨砂杯……而我独选
普通的没有任何装饰的原色玻璃杯。

一大把新绿茶铺底，滚烫的水当
顶而下，分把钟内，茶叶肥大的条索就
舒展开来，成一片厚厚的、浓绿的草
地，一如那些未被现代人光顾的隐秘
的山坡。这样的山坡，很适宜于一群会

“哞哞”叫的“白云”，在阳光下舒服地
眯起眼睛，想蓝天上的白云。这种情况
下，那条永远的牧鞭，就能轻轻地打出
绘画、诗歌、音乐等经典作品了。西部
民歌之王王洛宾，不就是被这种牧鞭
打出来的吗？

而碧绿、透明的茶水，则像一片澄
澈而宁静的天空，非常适于休闲。想想
看，假如我们被那些钢筋水泥建筑物
围困久了，假如头顶上的蓝天被那些
方形、三角形、圆形等屋顶切割得支离
破碎，假如那些高高矮矮的大烟囱，不
断地向纯蓝的天空喷吐着浓烟，暗中
侵蚀着我们鲜活的肺叶，侵害着人类
的健康，所以，这么透明的天空，是我
们心之向往的呵！

悲与喜、张与弛中，仰颈畅饮，一
片透明温暖的天空，就滑入你的胃。

此时，我脑醒目明，神清气爽，如
紫气东来。在那些平日里一看就打瞌
睡的哲学、美学、经济学著作里，神游
一番。那滋味，是世界上任何声、色、味
等感官上的刺激和享受都无可比拟
的。那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形而上的神
游和享受，是用阳光抚摸伤口，用寂静
打开天堂，用文字填平沟壑的过程，让
人如痴如醉，欲罢不能。

茶与咖啡，都有提神醒脑的功效，
但二者营造出的东西方文化，却迥然
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茶代表着东
方，咖啡则象征着西方。咖啡使人富于
激情，能激活岩层下面的火山。咖啡里
搅拌出无数西方自然与社会科学方面
的大师。茶宁静淡泊，升腾出东方式的
明智，宁静出东方式的致远。茶滋养出
有吞吐日月江河之大气的东方天才。

眼下，西方人渐渐迷上了喝茶。而
国人在各种经贸与社交活动中，则把
喝咖啡，当作一种高雅的时髦。

而我，则愿独守一杯清茶。

彝乡花事彝乡花事
李成生

白草岭杜鹃

白云弥漫山巅
迎接春天的花神
婀娜的芳姿
在山谷里轻盈流连
曼妙的纤手
撒一路芳香给人间
五彩锦缎铺向云里
任金马碧鸡翩跹
摇曳的琼枝丽朵
是爱情出发的原点
花露浸润的歌喉
吟一曲心颤和声
沉醉路过的青春

昙华山马缨花

女儿是铺在山坡上的云锦
她们的灵魂由花神引领
呱呱坠地即以花树为盆沐浴
蹒跚学步就将花朵簪在头顶
浪漫青春在花海里成熟
成人礼最高礼仪是花仙冠名
在鲜花簇拥下出嫁
花径上渐逝一个孤独背影
鲜花开启女儿一生的旅行
她的归宿将被刻在花木片上
以花神的名誉安放她寂寥的魂灵

黑牛山野山茶

春风的女儿回家
开启爱情季节
无数灿烂的魂魄
在黑牛山的坡梁上聚集
寂寥的山原绽满喜悦
在古老的情歌中
美丽的故事依然延续
沁透花香的音符
唤来漫山霞霓
装点属于爱情的岁月

五街洋芋花

秋风吹拂上帝的花园
织就大山绚烂裙边
白云撒在陌上
染一片纯净田园
篝火旁的舞蹈
是花事最高潮的表演
如山的果实
堆积出殷实祥和年

姚安荷花

牵手一万次
依然只是初恋
割断一万次
仍旧藕断丝连
坝子腔里透出的粗犷
是我想告诉你的忠贞
我是你唐朝的粉丝
一千年依然怀春
青春年年复发
绿韭一样绵延
很多生命匆忙草率
只因不识青春箴言——
活着，就要高歌坝子腔
歌唱生命的永恒
像菡萏一般
在污泥里纯洁勃生

每个春天来临，都会兴奋着我的情
绪。春天，不只是季节轮回的重逢，更是
我等待已久的艳遇。因为，我要在春暖花
开的日子，用婆娑柳条，蘸着盈盈春水，
去书写一份交给春天的答卷。

我千里迢迢，就为赶在春暖花开的
季节，到山中看一场桃花绽放的盛情。这
些山涧下、坡地上、小院中的桃花，一朵
朵、一枝枝、一片片，像极了身穿粉红、浅
红和深红衣服的仙女。春风吹过，树树桃
花翩翩起舞，好像参加一场盛大演出。我
笔下的桃花，曾醉倒了游子的情怀，也放
纵了诗人的行吟：“粉脸红腮灿若霞，千
枝万朵尽披纱。春风吹处疑仙舞，抢眼山
间树树花。”那些“灼灼花开满树红，枝枝
朵朵衬蓝空”的百万婵娟，让我流连忘
返，诗意涌动。“留春共我云烟卧，看尽溪
穿落照中。”真的，若是这个“山山水水皆
春意，无限生机处处同”的大美季节，再
添加些微雨飘洒，该是多么诗情画意；若
是这片桃花，再飘过那个举一把花伞的
红衣女孩，那种意境，不知要沉醉多少岁
月回眸。

我呼吸着春天的气息，接纳着山川
的灵秀，在行走中遇见心动的美丽。

我总爱与春风共舞，与春雨共沐，与
春花共艳。我喜欢春天的热烈，爱她磅礴
的朝气。我不断穿行与寻找，我要把寡淡
的岁月融入三月的甜蜜。

我从来不相信春天不会为我停留，
也不会轻言放弃我对于诗和远方的追
求，我要用深情的诗句营养春天的所有。

而此刻，当我打开春天的大门，那种
久违的芬芳，瞬间化作《我把春天种在诗
里》的冲动：“暖暖的感觉真好/阳光照进
的身体/一切正在复苏/我知道/春天已

经来临/我有一些诗句埋在冬天/发芽的
语言就等春雨落地/我已准备好耕作的
工具/包括情感、观点以及思想/我要趁
着立春时节/把春天种在诗里/我知道，
这些语言的张力/还须修枝、打理和杀
虫/才能收获/就像秋天的金黄也必须穿
过绿色的长廊。”

是的，对于春天，我已经迫不及待。
为了迎接春天的到来，我以《咏春》为前
锋，把诗投向刺骨的寒风。我在倒塌的寒
冬声中，已经听见春天的脚步正大踏步
地走来：风醒千山梦，春从屋外来。沿溪
舒柳眼，夹岸笑梅腮。桃放如脂染，梨观
似雪皑。东君关不住，一夜百花开。

我期盼把我植入春天的身体，因此，
我“等在春天的路口/希望遇见我的你/请
把我植入春天的季节/我要在春天里/种
一地阳光，耕一犁春雨/然后，以花蕊的馨
香/筑一座诗歌的房子/用月光的轻柔/抚
你受伤的疼痛/请把我植入春天的季节/
我将把所有的花朵/都灌满甜蜜的糖浆/
在你经过的路口/举起酒杯，齐声欢唱。”

其实，若有春的到来，必有风的扫
荡。四季的尘埃，落满谁的窗台？覆盖的
记忆，早已期盼《春风》的光临：

闻声腾万马，势急众山摧/怒卷将翻
海，柔依不起灰。

拉枯从地拔，带雨往空来/一夜狂吹
处，春天赖送回。

春天，这个美丽的天使，召唤着我
“为避天寒不守家，踏青人尽带朝霞。”即
使春寒料峭，但春天的彩排早已搬上季
节的舞台。“未穿湿地千条柳，早醉春风
十里花。”是的，眼前的这湖春水，早已波
光荡漾，映照着两岸红花，陶醉了早春的
彩霞。我在湖边逡巡，也在山间眺望。山

水是我精神的远方，有多少梦曾在春天
酝酿：

东风过处，绿遍天涯路。时雨时晴生
薄雾，更有莺声无数。

今日趁个清闲，踏青步带花烟。若许
诗人落户，把家安在春天。我吟咏出这首
诗，不禁感叹道：

“若许诗人落户，把家安在春天。”这
真只是我心中的浪漫吗？可否得到春天
的批准。如果真的可能，我会毫不犹豫，
落户春天，然后携一卷诗书，端一盏清
茶，在鸟语花香中静看流云，醉赏落花。

屋后欣闻涧水鸣，幽栖每爱一身轻/
聊将月色同诗种，且引烟岚入笔耕。

谢客读书花作友，登山探胜鸟呼晴/
松声过处千峰舞，迎面纷纷向我呈。

这是我赶在春天到来的时刻，穿过
烟水岚峰，在友人家中诗意栖留的咏叹。
春日的山间，鸟歌蝶舞，烟岚缥缈。远远
近近的风景，催生我《春日作客山中》的
诗句。我羡慕谢客读书的优雅，但也渴求
水边垂钓的清闲。在《水库垂钓》中，我把
一竿长线植入了春天的图画：

一线抛天外，今春我坐班/闲情当诱
饵，直欲钓青山。

春天是这样地招人喜爱，多少年来，
我和春天的过往早已融入了光阴的长
河。我缺少物质的丰厚，但却多诗意的烂
漫。此时此刻，我创作的对联就挂在了迎
接春天的庭院门前：

辞旧迎新更壮怀，行吟处，歌飞大
地，人奔小康，九州捷报皆传遍；

摧枯拉朽真豪气，举头时，燕舞长
空，烟染岚峰，一夜寒冬尽倒塌。

只是不知，我的这份交给春天的答
卷，有没有满分的可能？

云南的花
孙敬


